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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郑振香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本报通讯员 林永香 杜九升

3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郑振香先

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

2018年2月，央视《国家宝藏》第

三期，当“妇好鸮尊”揭开神秘面纱

后，记者曾采访过郑振香先生。在先生

逝世之时，记者一行又一次来到先生的

老家东光县，通过她的亲人讲述她倾情

考古的光辉一生……

肃宁杂技世家肃宁杂技世家
皇帝御赐名号皇帝御赐名号
杨静然 刘艳菊

走进肃宁县寺阁庄村
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各
种杂技魔术表演道具一应
俱全。这里是“京都双彩
堂”传人葛群地的家。

听说记者来访，老人
拱手抱拳：“各位辛苦
了！”举手投足间尽显侠
义豪迈之气。随后，葛群
地搬出家传的“宝贝”，
那些碗碟箱罐，随便哪一
件，都有至少二百多年的
历史。岁月悠长，却无法
湮没这些道具满溢华彩的
传说。

随着他的讲述，我们
得以了解老艺人传奇的一
生，以及九代杂技世家背
后的坚守。

御赐“双彩堂”

“‘双彩堂’可不是
一般意义上的名号，满清
时，那可代表着无上的隆
恩浩荡，是我们葛家班拥
有江湖盛名的底气。”62
岁的葛群地提起自家的名
号来，难掩骄傲。

那是清咸丰年间，葛
群地的祖辈葛福君继承祖
业谋生，带领自家杂技班
走南闯北，在街巷表演卖
艺。这一年元宵节，他们
来到京城有名的黄村庙
会，摆好了家伙什儿，葛
福君便带领众弟子操练起
来。

葛家祖上传下来的
是古彩魔术，光文武戏
法就有 80多种：“月下传
丹”“空壶取酒”“灯下
火彩”等精彩绝伦的表
演，引得叫好声不断，
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表
演还没结束，一位官人
向葛福君走来，他说：

“你们跟我去皇宫里表
演，也让皇上看看这新
鲜的技艺。”

葛福君虽是老江湖，
但一听进宫给皇上表演，
仍有些紧张。在这位官人
的再三劝说下，他才答应
了下来。

从此，葛福君不再在
庙会上卖艺了，找了家客
栈住下，带着弟子们日夜
排练，又改了串词和动
作。平日里，民间街头嬉
闹捧哏的台词因为不雅，
也被一一改换；他又现学
了几句吉祥话，就如履薄
冰地进了宫。

葛家班使出看家本
领，表演了“吃糠吐火”

“大变九莲灯”“九龙闹
海”等 10来个节目。其
中“珠子灯”“水火凉庭
灯”最出彩。

“灯里还有灯、灯里
还有火，水火不相容，
看得皇上直拍手称妙。
一 场 演 出 使 得 龙 颜 大
悦，除了重赏，又御赐
我们堂号‘双彩堂’。”
葛群地说，自古耍把式
卖艺的均属不入流的行
业 ， 少 见 招 牌 或 者 名
号，但“双彩堂”可了
不得，在京城皇宫为皇
上 表 演 ， 又 得 御 赐 堂
号，一时间名震天下。

名号无价

从此，“京都双彩
堂”的名号连同技艺在家
族中一代代传承下来。其
间，还有几个外姓传人，
比如口技大师尹士林、

“画眉张”等。
民国时，“双彩堂”

第三代传人葛凤鸣机缘
巧合下收了江南口技大
师尹士林为徒，授其飞
手盗粮等多种文武结合
的 魔 术 技 艺 。 作 为 交
换，尹士林也将自己的
口 技 传 授 给 其 子 葛 云
贵。张增才是葛云贵的
妻弟，由姐姐举荐跟葛
云贵学艺谋生，又得尹
士林真传，在鄚州庙会
曾 与 真 画 眉 鸟 对 叫 得

胜 ， 故 得 艺 名 “ 画 眉
张 ”。葛云贵去世后，

“画眉张”率领杂技团到
寺阁庄，高声言道：“姐
夫也是师傅，我会的活
儿都是他教的。”

葛群地是“京都双彩
堂”的第七代传人，他从
小跟随父亲学艺，十几岁
就登台演出，杂技、魔术
于他是祖业，也是兴趣。
他组建杂技团，长年奔走
在乡间城市，多次应邀国
外演出，最忙碌的时候一
天 5场演出，魔术变脸、
滑稽小丑、口技、气功、
车技等都是他的拿手绝
活。

当年，葛家杂技团到
处演出，艺人们饿了就啃
几口凉饽饽，一般就是棒
子面饼子萝卜条，赶到哪
个村就在哪个村住下，屋
里住不下，就住人家的柴
房。

后来，杂技市场不
景 气 ， 葛 群 地 也 改 过
行，但一看见电视上的
杂技表演心里就发痒，
又重操旧业。为了增强
节目的观赏性，葛群地
在节目编排、服装、道
具上不断创新，只为了
让 更 多 人 看 到 “ 双 彩
堂”的精彩。

每一次演出，不论
国内还是国外，葛群地
总 是 先 自 报 家 门 ——

“京都双彩堂”的堂号。
曾有一家南方魔术历史
博物馆了解葛家的杂技
历史后，斥巨资想要买
下这个堂号，却被葛群
地拒绝了：“几辈人传下
来的东西无价，无论如
何也不会卖。”

后继有人

在葛家院里，人人都
能露一手，随手拿过一个
物件都能耍起来。葛群地
的妻子 50多岁了，搬来
木梯，用下巴就能顶起
来；家里 4个女儿，老大
老三摆上凳子就能表演高
难度的“飞机顶”……

但早些年，葛家却一
直遵循着杂技“传男不传
女”的家训。

2016 年左右，葛群
地和家人参加了央视三套
的 《向幸福出发》 等栏
目，让“京都双彩堂”广
受关注。

“当时，栏目组的导
演听说‘京都双彩堂’已
经传承了八代，而且还有
御赐的堂号后，非常惊
讶。”葛群地说。

节目之后，葛家的老
人逐渐转变了观念：“孙
女也是葛家后人，更何况
自己家的几个孙女都这么
优秀。”

葛群地把祖传的演
出道具拿出来，一一讲
述给儿孙们。那些盘碗
坛箩、铜钱蒙布，每一
件都是历史。想当年，

“京都双彩堂”的绝技有
80种之多：“大变金钱”

“ 帽 炒 鸡 蛋 ”“ 九 龙 闹
海”“灯下火彩”等，都
是其他班子不能企及的
绝活儿。“京都双彩堂”
的堂号，更是祖宗留下
来的基业。

没想到，孩子们都钟
情于这门艺术，骨子里就
有着表演情怀。葛群地 4
个女儿，其中 3个女儿、
一个女婿都从事这一行
当。如今，“双彩堂”已
有了第九代传人。

这些年，“京都双彩
堂”因精妙绝伦的表演一
直颇受国内外的关注，更
是频频亮相央视，让更多
的人知道了这个杂技世
家。

一张老药方 悬壶济世情
张彦龙

我的爷爷张献廷，当年在黄骅市是一
位颇有名气的老中医。老人去世时，我才
10岁。50多年过去了，世事变迁，老人家
留下的遗物已所剩无几。前几天，我忽然
收到黄骅李维学老先生的一封信和一张发
黄的药方，信里说：“得知献廷医生是您的
祖父，甚是为您高兴，他老人家是名医，
求医者甚多，四邻八方慕名而至，此方为
我先父所存，是夹在一本中医秘方中保存
至今。得有七八十年了，足见乡亲们对张
医生的信任敬佩和怀念。此帧处方保存到
现在，应该交给您留作纪念为好……”虽
是老乡，但我与维学先生未见过面，他听
人说起我的爷爷后，就把这张尘封多日的
药方，专程托人送到了我的手中。

没想到，爷爷去世几十年后，他的这张
药方，以这种方式到了我的手中。这也是爷
爷留下的唯一一张纸质药方了。我感慨万
千，许多老人家的旧事也涌上我的心头。

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羊二庄前街村
的人，都有很深的印象：在村里的主干道
上，一位穿着长袍、头戴礼帽、拄着拐杖
的老人，在晨曦或夕阳中缓缓独行。无论
寒冬还是酷暑，每天总是如此——这就是
我的爷爷。那时，他老人家早已退休，但
放不下热爱的中医，更放不下救死扶伤的
担当，于是退而不休，依然坚持按时上下
班。有时下班回来，村里孩子们迎上前喊
爷爷，他便从手提袋中拿出几块糖来分发
给孩子们。日子长了，形成习惯，常常是
一帮孩子们玩得正欢，突然有人喊一声：

“张爷爷下班来了！”大家便一窝蜂地跑到
街头，把老人家围起来。老人高兴地给大
家每人发一块糖，街道上便升腾起一片欢
声笑语。

爷爷是唐洼村人（今属中捷农场），生
于1890年，幼读5年私塾，后学医6年，从
此走上了行医之路。他老人家熟读医书，
医术精湛，从医 40多年，坚守悬壶济世、
扶危济困的奉献精神，为人治病不分贫富
贵贱、不论报酬厚薄、出诊路途远近，为
百姓所称颂。他先后在青县马厂镇、黄骅
羊二庄镇坐堂行医，字号“大仁堂”，四方
百里有口皆碑。

听老人们说，1937年，青县马场一带
疾病肆虐，三四天内，几十人发病，病人
上吐下泻，几天就脱了形。老人家当时正
在马厂镇行医。他决定义诊送药，济世救

人。他逐户巡诊开方，回到药铺把药配
好，让徒弟送到病人家中，自己还要每天
两次巡回复诊。3天过后，大多数患者病情
稳定，无一人死亡。事后，当地百姓凑钱
到大仁堂付药费，并千恩万谢，老人家分
文不留。他说：“我在当地行医，多受各界
关照。这次大家遇到困难，我理应尽到自
己的心力。”驻当地“盛字军”的一位杨副
官深为感动，联合部分商绅人士共同赠匾
致谢。木匾长两米宽一米，上书“医中国
手，活我民众”8个大字。同时，杨副官还
率领两位绅士到天津，向天津中医药协会
介绍爷爷的功德事迹，为爷爷申请了“中
医药协会行医证书”。

有一年大年三十，爷爷出诊回家，听到
西厢房有动静，开门一看，发现本村的一个
孩子正在偷东西。那孩子一看被发现了，吓
得浑身发抖，家人们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
爷爷知道这孩子没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
命，便对家人说：“这孩子准是日子艰难，
过不去年了。谁家有口吃的大年三十还出来
干这事？”他赶紧给孩子拿些包子馒头，让
孩子回家和他娘过年去，并安慰孩子说：

“别害怕，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爷爷说。”
还给了孩子一些钱，让他买个鞭炮，欢欢喜
喜过个年。第二天，初一一大早，那孩子和
他母亲来给爷爷拜年，千恩万谢“活菩萨”。

爷爷医术高超，与人为善，在十里八
乡德高望重。平时看病，有钱拿药，没有
钱的贫困户照旧拿药治病，而且服务照
旧。纯朴的庄户人家，每当把药拿在手
里，心怀感激的同时也会于心不忍打个白
条，留个欠账单。日积月累，大仁堂每年

下来要积攒十几张欠账单。为免除欠费乡
亲们的后顾之忧，每年腊月二十九，爷爷
都会例行把欠账单烧掉，让困难的乡亲踏
踏实实过个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爷爷回到故乡行医，
大仁堂设在羊二庄镇前街，行医为善得到当
地百姓的尊敬和厚爱。起初来到羊二庄是租
赁的沿街房子，其间也曾变动搬迁过几次。
1948年羊二庄解放实行土地改革，几位村干
部商议，认为献廷先生为百姓造福，在前街
无房无地，决定把一处房子分给他。爷爷召
集家人统一思想，认为看病收入完全能付得
起房租，不需要再分房子，侵占贫下中农的
利益。他再三向村干部表达感恩之心，谢绝
了土改分配的房屋。

1953年，爷爷顺应政府要求，改变私
人开业坐诊行医堂号，更名“大仁诊所”；
1956年响应政府“公私合营”要求，积极
参与建立“羊二庄联合诊所”，后在此基础
上成立了“羊二庄镇医院”。1960年起，连
续3年当选黄骅市人大代表。

1972年腊月二十六，爷爷因病去世。但
他的医者仁心却一直激励着后辈。家族中有
十几个人走上了从医的道路。今天见到这张
药方，爷爷的音容笑貌一下子涌到心头，老
人们给我讲过的关于爷爷的故事，也像演电
影一样在我的眼前闪现。我会永远把这些记
在心里，并且传给我的孩子们——这可是我
们家最珍贵的“传家宝”。

北大考古系唯一的女生

走进东光县东光镇北街村，一问起郑
振香，很多人都说:“那可是我们村的骄傲
啊！为咱国家的考古事业作出了很大贡
献，对家乡人们也特别热情。”顺着村口的
路，我们来到了郑振香的侄孙郑树谦的小
卖部。说起自己的姑奶奶，郑树谦几次落
泪。

郑树谦说，1929年 10月，郑振香出生
在东光县城老十字街东北角的“郑家大
院”，后划定为东光镇北街村。

郑振香在家入族谱名为郑镇香。其父
郑式询，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和周恩来总
理是同学。早年存有和周总理同学时的合
影，可惜“文革”初期丢失，郑家不少老
人曾见过此照片。郑式询毕业后曾在保
定、衡水等地任职，后因不愿为伪政府效
力回家乡东光居住，上世纪70年代初病故。

郑振香有4个哥哥，一姐一妹，兄妹7
人，是个大家庭。除了二哥郑镇疆和大姐
郑镇艳二人早年过世外，兄妹 5个都上过
学。抗战爆发后，东光沦陷，大哥郑镇圻
和三哥郑镇垣因为拒绝接受日本人的奴化
教育，先后选择了辍学，也因此终生务
农。四哥郑镇坤曾是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退休后随儿子郑洪礼定居北京，于 2022年
7月去世。小妹郑镇芬在东光县直企业工
作。家庭的影响和战争的磨砺，让郑振香
从小就有一股不同于一般女孩子的勇敢和
坚定。

抗战胜利后，郑振香考入河北省立第
一师范。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博物馆专修
和深造。1952年，北大博物馆专修科被取
消，合并为历史系。她选择了当时极少有
女性涉足的考古专业，成为那届考古系里
的唯一女生。

当时，曾有人问她：“你一个姑娘家学
考古，看到那些骨头不害怕吗？”

她回答说：“不怕，在我看来，这些骨
头就跟陶罐一样，没什么。”

从此，郑振香就和考古学结下了一生
的缘。

1954年，25岁的郑振香本科毕业，留
校担任助教，并于次年开始攻读北大考古
专业研究生。对甲骨文的浓厚兴趣，让她
选择了以商周考古为毕生的研究方向。

1959年，而立之年的郑振香研究生毕

业，当时她可以留校工作，而她毅然选择
了去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工作，当年便去了洛阳考古队任
队长，并于 1962年到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
队任副队长。从此，开始了她的考古人生。

直到 2002年，因家庭原因，郑振香不
得不离开考古第一线。算起来，先生在考
古一线一干就是40年。40年间，先生亲历
的重要发现不胜枚举，其中最重要的，莫
过于“妇好墓”的发现与挖掘。

与三千年古墓的一场邂逅

2018年 2月，央视《国家宝藏》第三
期播出，“妇好鸮尊”也揭开了神秘面纱。
记者为此采访先生，说到发现“妇好墓”，
先生激动异常，音调随即提高，语速也快
了起来。至今，犹在耳畔。

1975年冬，安阳小屯村西北角的一片
高岗地被列入了“平整工地”的范围，为
防止殷墟遗址遭到破坏，时任考古队队长
的郑振香立即带领考古队赶到现场。通过
探杆钻探，在紧挨着一片棉花地的土层下
竟真的发现了夯土建筑的痕迹。经过相关
手续的申报审批，郑振香和爱人陈志达、
著名考古学家张之恒等人，于次年春天组
成考古队，带人分头展开挖掘。

很快，郑振香队伍中有一位技工挖到
了一座房基，在房基的正中位置发现了一
个长方形的灰坑。郑振香很奇怪，立即亲
自清理灰坑，随即一片长方形的红色夯土
呈现出来，她用手一摸，发现这里的夯土
又硬又厚，跟上面的完全不同。仔细查看
夯土的残存边缘后，意识到，下面可能有
墓穴。

随即，郑振香指挥技工们用探铲从夯
土的边缘向下探去，可是当探杆加长了5米
多，依旧触及的是坚硬的夯土。尽管如
此，郑振香决心已下，一定要探到底！

那是 1976年 5月 16日，是一个晴朗的
星期天。那天上工前，郑振香鼓励大家
说：“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探到底！只要探
到底，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是完成任
务。”

可接下来的边缘钻探中，几个探孔都
遇到了似石头的坚硬东西，打不下去了。
先生当即决定选一些有经验的技工，把探
杆再加长，在中心部位钻探。这是关键性
一铲，也是决定性一铲。当探铲下探到8米

深处时，奇迹出现了，技工的探铲突然下
陷了70厘米，接着又下陷了50厘米——硬
底终于突破了。

“提上来吧。”随着郑振香的指示，手
持探杆的工人小心翼翼地将探杆一点点向
上提。当探杆整个被提上来后，大家都惊
呆了，只见探杆的铲子内沾满了湿漉漉的
红色漆皮。

“是墓！”人们兴奋地叫起来。
这时，一个工人在铲子里发现了一件

闪光的东西，清洗干净后发现，竟然是一
枚玉坠。一座沉睡 3000多年的殷商大墓，
终于重现人间。

这是中国考古史上永远值得记忆的一
天，也是郑振香先生终生难忘的日子。这
一天，以郑振香为主的安阳考古队幸运地
发现了“妇好墓”。

这是中国最早的女将军妇好的墓葬。
出土不同质料的随葬品 1928件，其中最能
体现殷墟文化发展水平的青铜器共有 468
件，三联甗、偶方彝、大铜钺等珍贵文物
相继现世。过去只停留在甲骨文中的商朝
王室生活突然变得真切起来。

“妇好墓”在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价值在
于其完整性和唯一性。上世纪 30年代，殷
墟王陵区内发掘的大墓均遭古今盗掘，因
此人们对商代王室墓的全貌知之甚少。“妇
好墓”作为商王朝晚期的一座王后墓，年
代与墓主身份清楚，是目前唯一保存完好
的商代王室墓。

这一发现震惊了我国考古界，并被评
为当年“世界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一生未育
把自己奉献给考古事业

在北京一个老公寓里，郑振香已经住
了快 30年。她说，搬进来的时候什么样
子，到现在还是什么样子，家具从未换过。

也许在考古人心目中，“古旧”并不是
什么遗憾的事情。这个不大的单元房里，
到处都堆积着倾注了她毕生心血的书籍和
考古资料，因为记忆力不如从前，郑振香
特意把商朝人物关系谱系图贴在了卧室的
柜子上。“忘了就看看，这是一种习惯。”

郑振香有很多日记本，其实那里记载
的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秘密，而是密密麻麻
的读书笔记和思考段落，不为发表，也不
为给任何人看，就只为了单纯的“掌握知

识”。
在某个日记本扉页，郑振香摘抄了这

样一句话：“不要等待运气降临，要去努力
掌握知识。”

她还写了这样一句名言:“在泥土下面
黑暗的地方，才能发现金刚钻；在深入缜
密的思想中，才能发现真理。”

郑振香老家的外甥马晓德告诉我们：
“大姨一生为了事业可谓鞠躬尽瘁，多年来
非常疼爱老家的兄妹及我们这些小辈们，
老人家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马晓德说，郑振香走得很突然。3月14
日晚九时左右在家中洗漱间不慎摔倒后去
世，没什么痛苦，走得很安详。最近一段
时间，老人家小脑萎缩得很厉害，春节前
家人还和她通电话，已经记不得郑树谦这
个老郑家的“独苗”了。

今年 38岁的郑树谦，育有一女一子，
是郑振香三哥郑镇垣的嫡孙，也是郑家这
一辈中唯一的男丁。“从我记事起，姑奶奶
每年都要给我大爷爷寄钱，每年都给，直
到去年病重。”郑树谦说。

在郑树谦那里，恰好逢树谦叔伯爷爷
家的儿媳董连君来和侄子商量去北京参加
郑振香葬礼的事。她对我们说：“大姑这人
非常自律。每次回老家，都是提前买好往
返的火车票，按时踏上回程的火车，为的
也是她一生热爱的考古事业。”

采访中得知，郑振香一生没有生育子
女，为事业牺牲了太多的个人生活。36岁
时曾经怀孕过，但为了工作，硬是没要孩
子。

先生已逝，音容犹存。郑振香是新中
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她首次利用殷
商时期居住和墓葬遗存之间的地层关系，
结合出土器物差异，奠定了殷墟文化分期
框架。对殷墟考古和殷墟遗址的保护作出
了卓越贡献，主持和参与编写了《殷墟妇
好墓》《殷墟玉器》《殷墟青铜器》《殷墟的
发现与研究》《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
《安阳小屯》等重要著作。

当年参与过考古挖掘的老工作人员
说，那时候，带领 80多人的突击队在现场
加紧挖掘的郑振香，就像一位战场上指挥
的女指挥员，镇定自若。

是啊，她的一生正如“妇好墓”被挖
掘出的第一块美玉，在中国的考古史上永
远闪着幽幽的光，带领更多人走向更多更
远的历史深处。

岁月悠悠岁月悠悠


